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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基于新疆南疆３地州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２４个县（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南疆普惠金
融发展及各个维度对农村贫困减缓的影响。研究表明：南疆３地州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农村地区万人拥有金融机构服务人员、金融服务可得性、金融服务使用有效性对农村贫困减缓呈正效应，农村地区万

人拥有金融网点数、金融服务使用度对农村贫困减缓呈负效应；从地区层面上，南疆３地州各县（市）农村普惠金融发
展对农村贫困减缓均影响显著，不同县（市）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的影响效应不同。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就

发展普惠金融以减缓农村贫困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金融；普惠金融；农村贫困减缓；新疆；区域对比
　　中图分类号：Ｆ８３２．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１３０２（２０１７）０３－０３１０－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７－２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编号：１４ＡＪＹ０１０）；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金（编号：２０１４Ｍ５６０８３４）；新疆自然科学基金（编号：
２０１４２１１Ａ０３４）。
作者简介：郝依梅（１９９１—），女，山东菏泽人，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
农村金融。Ｅ－ｍａｉｌ：１６４８１３１１８１＠ｑｑ．ｃｏｍ。

通信作者：夏　咏，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金
融。Ｅ－ｍａｉｌ：３４７２４８３３２４＠ｑｑ．ｃｏｍ。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于提高农民收入和新农村建设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当前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处于滞后状态，

主要表现在农村金融机构资金的流失，农村金融机构分布不

均匀，部分农村地区呈现出“金融空白”现象。而从２００３年
开始中央一号文件连续８年提出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促进农
村经济发展，减缓农村贫困。由此可见随着农村金融的发展，

金融手段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反贫困过程中。２００５年，联合
国宣传小额信贷年时最早提出了“普惠金融体系”，之后普惠

金融受到了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大力推行，力图

通过发展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等模式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

尽可能为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其所需的金融服务，强调通过

加强政策支持和完善市场机制，使边远贫困地区、微型企业和

低收入人群能够获得方便快捷、价格合理的金融服务。２０１３
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保障金

融机构的农村存款用于农业农村，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因此，从金融的角度研究地区反贫困问题，有助于提高片区人

们脱贫致富的能力，也能够更有效地发挥扶贫工作的“造血”

功能。

新疆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贫困减缓存在着密切联系。普

惠金融是以公平公正为前提，全方位、多层次地为各个阶层和

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尤其是为正规金融机构排斥在外的个人

和群体，让其拥有公平的机会获得有效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

品，是金融公平的体现。从理论上来说，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

贫困的影响路径主要分为４个层面：（１）金融服务门槛效应。
由于享受金融服务所支付的成本较高，一些贫困人群没有足

够的支付成本，从而无法享受到金融服务；而高收入人群有足

够的支付成本，从而可以获得所需的金融服务。（２）金融排
斥效应。金融机构出于降低成本、控制风险的目的，在增加金

融产品种类和扩大服务范围的同时也关闭了部分农村地区的

金融机构，这使得部分农村地区出现“金融沙漠化”的状况，

农民得不到贷款资金，影响了农业的生产和发展，不利于农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３）金融减贫效应。金融机构通过发展微
型金融，提供储蓄、支付、汇兑、保险等交易服务，把传统金融

排斥在外的小型企业和个人纳入金融服务的范围，从而扩大

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使他们也能够分享到经济增长所带来

的收益，从而增加收入摆脱贫困。（４）涓滴效应。涓滴效应
主要是通过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来减缓贫困，在经济发展过

程中农村金融并不直接给予贫困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

待，而是通过改善融资环境、合理配置资源、拉动经济增长，从

而带动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目前，有关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２
个方面，一方面是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减缓的影响。宋冬凌

认为增加农民收入、减缓农村贫困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金融支

持，小额信贷的出现与发展对农民收入增加和农村贫困减缓

具有积极的作用［１］。小额信贷的提供者只要及时地反映不

同类型客户的需求，并创新信贷产品，就可以及时灵活地为贫

困人群提供服务，帮助他们减缓贫困［２］。但是当农村金融服

务面临长期供给不足的困境时，还是应该通过移动互联网的

形式推动农村普惠金融，扭转农村金融服务长期缺位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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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３］。谭文培认为构建市场、政府和农村社区“三位一体”的

能相互弥补缺陷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可以弥补市场和政府

双重失灵的缺陷，也能较好地为农村贫困和低收入者提供金

融产品或服务，从而加快农村贫困减缓的进程［４］。张音等提

出要重视区域性金融反贫困问题，制定符合地方实际情况的

金融反贫困方案和措施［５］。另外，王修华等从金融宽度的角

度分析了农村金融的门槛效应、减困效应和排斥效应对城乡

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６］。另一方面是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的评价和测度。李明贤等从广度和深度２个方面对农村金融
的覆盖面进行了衡量［７］。何德旭等从金融排斥和金融包容

性２个角度分析了我国普惠金融制度的构建［８］。徐少君等利

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从地理渗透性、使用效用性和产品接触

性３个维度评价金融排除的反面，也就是金融普惠的宽度［９］。

高沛星等基于省际数据，采用变异系数法从地理排斥、评估及

条件排斥、价格排斥和营销排斥 ４个维度来分析农村金融
排斥［１０］。

综合来看，金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效

应也不尽相同，近年来我国通过对金融机构的不断调整和改

革，对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和尝试，

对于这些尝试必须不断地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以便更加有

效地构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实现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

贫困减缓的良性互动，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对农村贫困减缓的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有的研究为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量、农村普惠金融制度的构建以

及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减贫路径等方面提供了借鉴，但仍存在

着一些问题：第一，对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

国内学者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

测度主要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第二，学者们对于普惠金融减

缓农村贫困的问题研究较少，而且多集中于以国家、省际为研

究对象，以宏观数据进行分析，而对于多民族聚居的县域的农

村普惠金融发展很少提出建议，研究缺少针对性。所以本研

究运用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的新疆南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喀什地区以及和田地区２４个县（市）的面板数据，首先采用不
变参数模型实证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各个维度对南疆３
地州农村贫困减缓的整体影响，这样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地提出

建议，从而有助于加强南疆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体系建设；再

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南疆３
地州各个县（市）农村贫困减缓的影响，这样能够形成区域对

比，分析各县（市）之间的差异，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１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１．１　模型设定
在研究金融发展与农村贫困关系的文献中，所用的理论

模型大多数是在传统的总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下选择不同的

指标来构建的。综合温涛等［１１］、杜伟岸等［１２］、田杰等［１３］的研

究成果，考虑到研究不同县（市）在不同时间点上的普惠金融

发展水平和农村贫困减缓的关系，因此采用面板数据比较适

合，则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Ｙｉｔ＝α０＋α１ＩＲＦＩｉｔ＋α２ＥＭＰｉｔ＋α３ＩＳｉｔ＋α４ＴＡＸｉｔ＋μｉｔ
式中：Ｙｉｔ表示ｉ省 ｔ年的贫困指标；ＩＲＦＩｉｔ表示 ｉ省 ｔ年的农村
普惠金融指数；ＥＭＰｉｔ表示ｉ省ｔ年的就业率指标；ＩＳｉｔ表示ｉ省
ｔ年的产业结构指标；ＴＡＸｉｔ表示 ｉ省 ｔ年的政府干预程度指
标。α０为截距项，α１、α２、α３、α４为模型各个解释变量的系数，
μｉｔ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
１．２　变量选择
１．２．１　农村普惠金融指数（ＩＲＦＩ）　采用普惠金融指数评价
南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的２４个
县（市）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表１）。Ｓａｒｍａ等提出了 ＩＦＩ指
数，ＩＦＩ指数吸纳普惠金融地理渗透性、使用有效性、产品接
触性３个维度的信息［１４］，Ｃｈａｋｒａｖａｒｔｙ等又对 ＩＦＩ指数的进行
了改善［１５］，国内一些学者在文献中［１６－１７］基本上借鉴了这种

指标构建方法，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借鉴，总的来说很少考虑

到地区的差异性。而本研究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

南疆地区农村的特殊性，从“深”“广”“强”和“有效性”的目

标出发，从金融服务渗透性、金融服务可得性、金融服务使用

度和金融服务使用有效性４个维度选择８个指标，来测度南
疆地区２４个县（市）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水平。其中金融
服务使用有效性是借鉴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率”的含义，

采用“农村地区存款增加值占地区 ＧＤＰ增加值的比例”来表
示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使用有效性，其比值越高说明金融服

务使用的有效性就越大，金融服务对农村贫困减缓的贡献度

就越高。

表１　农村普惠金融测度指标

不同维度 项目 具体测评指标

金融服务渗透性 金融机构网点 ｄ１：农村地区万人拥有金融机构网点数
金融机构服务人员 ｄ２：农村地区万人拥有金融机构服务人员数

金融服务可得性 存款服务 ｄ３：农村地区人均存款额
贷款服务 ｄ４：农村地区人均贷款额

金融服务使用度 存款服务 ｄ５：农村地区存款占地区ＧＤＰ的比例
贷款服务 ｄ６：农村地区贷款占地区ＧＤＰ的比例

金融服务使用有效性 存款服务 ｄ７：农村地区存款增加值占地区ＧＤＰ增加值的比例
贷款服务 ｄ８：农村地区贷款增加值占地区ＧＤＰ增加值的比例

　　数据来源：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的《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中农村金融图集分布的银行类和经济
类统计数据以及相关调研数据。

１．２．２　农村贫困指数（Ｙ）　采用农村贫困发生率表示农村
贫困指数，其中农村贫困发生率 ＝（农村地区贫困人口／总人
口）×１００％，是反映一个地区农村贫困状况的重要指标。

１．２．３　控制变量　考虑到除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外，还受到就
业率（ＥＭＰ）、产业结构（ＩＳ）、政府干预程度（ＴＡＸ）等因素的
影响。由于农村就业人数获得不完整，所以采用各县（市）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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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中乡村与城镇从业人员总数占比表示农村地区就业率

（ＥＭＰ）；采用各县（市）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之和占当期 ＧＤＰ
的比重表示产业结构（ＩＳ），该比例越高表示农民收入越高，
贫困减缓的进程就越快；采用各县（市）财政支出占ＧＤＰ的比
重来衡量政府干预程度（ＴＡＸ）。
１．３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新疆南疆地区克孜勒苏柯尔
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以及和田地区２４个县（市）的农村贫
困为研究对象，考察这２４个县（市）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间普惠
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的影响，农村普惠金融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的《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
年鉴》、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中农村金融图集分布的银行类

和经济类统计数据以及相关调研数据，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

相应年份的《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

鉴》，农村贫困指标的数据来源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扶贫开

发办公室和各县（市）官方网站统计公报相关数据。

２　普惠指数的构建

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涉及多个维度的指标，由于

各维度指标之间存在不可比较性，所以本研究采用效用函数

评价法把多维度指标转换为一维可比较的综合评价指数，即

首先对指标进行无纲量化处理，再利用效用函数求得每一具

体指标的效用值，然后确定每一具体指标的权重，最后利用适

当的合成模型得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的综合评价

指标。

２．１　指标的无纲化处理
由于普惠金融的各维度指标统计单位的不同，无法直接

进行分析，所以对这些指标进行无纲量化处理，具体公式为：

ｄｉ＝
Ａｉ－ｍｉ
Ｍｉ－ｍｉ

（ｉ＝１，２，…，ｎ），其中Ａｉ是ｉ维度指标的实际观测

值，Ｍｉ是ｉ维度指标的最大值，ｍｉ是ｉ维度指标的最小值。
２．２　指标权重的确定

权重表示各个评价指标在总体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本研

究对不同指标赋予一定的权重，以确定各维度指标在农村普

惠金融发展中的影响程度。权重的确定对于多维指标综合评

价方法至关重要。对于权重的确定一般分为主观和客观２种
方法，主观的确定方法完全取决于评价者的主观意志，并不能

真实地反映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所以本研究采用变异系

数法来确定各维度指标的权重。变异系数法是直接利用各项

指标的所有信息通过计算得出权重，一项指标的变异系数越

大，就越能反映农村普惠金融的差异性，从而被赋予较高的权

重。确定权重的过程如下：首先，计算各项指标的变异系数

Ｖｉ，具体的公式为：Ｖｉ＝
ｓｉ
ｘｉ
（ｉ＝１，２，…，ｎ），其中，Ｖｉ表示第 ｉ

项指标的变异系数，也称为标准差系数；ｓｉ表示第 ｉ项指标的

标准差；ｘｉ表示第ｉ项指标的平均数。其次，根据上式所求的
数据，计算出各项指标的权重 ｗｉ（表２），具体的公式为：ｗｉ＝
Ｖｉ
∑
ｎ

ｉ＝１
Ｖｉ
（ｉ＝１，２，…，ｎ）。

表２　农村普惠金融评价指标权重分析

指标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方差 变异系数 权重

ｄ１ ０．８４５ ０．７１０ ０．３８７ ０．１５０ ０．４５９ ０．０３７
ｄ２ １０．２２２ ８．６９７ ５．４８２ ３０．０５５ ０．５３６ ０．０４３
ｄ３ ０．８３４ ０．４９８ １．１１８ １．２５０ １．３４０ ０．１０７
ｄ４ ０．５８９ ０．３６２ １．１２３ １．２６２ １．９０７ ０．１５２
ｄ５ ０．５７８ ０．５３２ ０．３４７ ０．１２０ ０．６０１ ０．０４８
ｄ６ ０．４０３ ０．３５８ ０．２７３ ０．０７５ ０．６７８ ０．０５４
ｄ７ ０．５８８ ０．５７１ １．６４７ ２．７１１ ２．８０２ ０．２２４
ｄ８ ０．５４６ ０．３７１ ２．２９９ ５．２８５ ４．２０７ ０．３３６

　　数据来源：数据的统计性描述通过Ｅｘｃｅｌ软件计算整理而得。

２．３　指标的合成及结果分析
虽然对各维度指标已经进行了处理，但是农村普惠金融

评价值仍然是由多个效应值组成的多维空间的数值，仍然无

法进行横纵向排序，因此应采取一定的方法将多维度的评价

指标转化为一维的可比较的评价指标。指标的合成方法有很

多种，本研究采用几何合成法，选择该方法的原因有３点：第
一，几何合成法强调各维度指标的一致性，具有同等的重要

性，这比较符合农村普惠金融多维度且复杂的特性；第二，本

研究所选取的各维度农村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之间具有很强的

关联性；第三，南疆３地州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
低，而几何合成法对各评价指标值的变化具有较强的敏感性，

这更有助于区分南疆３地州各县（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
差异性。具体的指标合成公式为：ＩＲＦＩ＝∏ｎ

ｉｄｗｉｉ（ｉ＝１，２，…，
ｎ），其中，ＩＲＦＩ表示农村普惠金融指数，ｄｉ为 ｉ维指标的效用
值，ｗｉ为各项评价指标的权重。

根据上述公式，采用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南疆２４个县（市）的
面板数据，得出农村普惠金融指数，为便于观察各县（市）农

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差异，得出了２４个县（市）农村普惠
金融发展指数的排名（表３）。从表３可以看出，２０１３年阿合
奇县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最高，其值为２８．８２１，而民丰
县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最低，其值为２５．１０１，存在着较
高的差异，说明普惠金融的发展受当地经济条件的影响。

３　南疆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实证分析

３．１　农村普惠金融各个维度对农村贫困减缓的效应分析
新疆南疆３地州２４个县（市）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各个维

度对农村贫困减缓的效应回归分析结果见表４。从表４可以
看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贫困减缓在１％的水平上显
著正相关，ＩＲＦＩ的系数为０．５３３，说明 ＩＲＦＩ每提高１百分点，
将促使农村贫困发生率降低０．５３３百分点。其中农村地区万
人拥有网点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农村地区万人拥
有的金融机构服务人员、农村地区人均存款额、农村地区人均

贷款额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农村地区存款占地区
ＧＤＰ的比例、农村地区贷款占地区ＧＤＰ的比例均在１％的水
平上显著负相关；农村地区存款增加值占地区ＧＤＰ增加值的
比例、农村地区贷款增加值占地区ＧＤＰ增加值的比例分别在
１％、５％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由此可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对农村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农村地区万人拥

有网点数与农村贫困减缓呈负相关，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

南疆３地州金融机构网点的布局不够合理；由农村地区存款

—２１３— 江苏农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４５卷第３期



表３　２０１３年南疆２４个县（市）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县（市） 农村普惠金融指数 排名

阿合奇县 ２８．８２１ １
喀什市 ２８．７６０ ２
和田市 ２８．５３４ ３
阿图什市 ２８．５２２ ４
麦盖提县 ２８．０４９ ５
墨玉县 ２７．９６１ ６
泽普县 ２７．６９２ ７
乌恰县 ２７．５２８ ８
于田县 ２７．０４９ ９
英吉沙县 ２６．８３９ １０
策勒县 ２６．４３５ １１
洛浦县 ２６．３８３ １２
莎车县 ２５．９５６ １３
疏勒县 ２５．７４４ １４
疏附县 ２５．６５２ １５
伽师县 ２５．４３０ １６
巴楚县 ２５．３９２ １７
和田县 ２５．３７０ １８
塔什库尔干县 ２５．２５８ １９
叶城县 ２５．２２９ ２０
阿克陶县 ２５．１５２ ２１
岳普湖县 ２５．１３３ ２２
皮山县 ２５．１０７ ２３
民丰县 ２５．１０１ ２４

　　数据来源：数据通过Ｅｘｃｅｌ软件计算整理而得。

表４　不变参数模型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 系数 ｔ统计量
ＩＲＦＩ ０．５３３ 　　７．３０６

ｄ１ －３．６２３ －７．１５５

ｄ２ １．５２３ ４８．４２８

ｄ３ ０．４０７ ６１．５３０

ｄ４ ０．４２７ ５９．７０７

ｄ５ －１．８７２ －１０．５６４

ｄ６ －１．７９８ －１５．４８１

ｄ７ １．７７３ ３．８２４

ｄ８ ３．２１１ ２．３７９

ＥＭＰ ０．０５３ ２．０６４

ＩＳ １．２０５ ３．９８２

ＴＡＸ ０．５２３ ３．５８６

　　注：检验结果由Ｅｖｉｅｗｓ７．２计算得出；“”“”“”分别
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水平。

占地区ＧＤＰ的比例和农村地区贷款占地区ＧＤＰ的比例组成
的金融服务使用度与农村贫困减缓呈负相关，出现这一情况

的原因是南疆３地州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结构、功能与
该地区农村、农民的实际需求不匹配。

其中，３个控制变量就业率、产业结构和政府干预程度分
别在１％、５％、５％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就业率、产业结
构和政府干预程度每提高１百分点，农村贫困发生率将分别
降低０．０５３、１．２０５和０．５２３百分点。就业率的提高表明有更
多的农村居民获得工作的机会，从而使农村居民获得更多的

收入；产业结构的升级表明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由第一产

业就业于第二、三产业，有助于拉动农村地区产业结构的升

级，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政府的干预程度越强表明政府用于

农村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越高，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越大。

３．２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各县（市）农村贫困减缓的效应
分析

新疆南疆３地州２４个县（市）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
贫困减缓的效应回归分析结果见表５。从表５可以看出，南
疆３地州各县（市）截距的平均值为０．０３１２，麦盖提县的截
距最高，为 ０．４５２，策勒县的截距最低，为 －０．５２０；其他县
（市）的截距项较低，还有部分截距为负数。截距不同说明不

同县（市）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的影响效应不

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贫困减缓的匹配程度不同。

截距越高说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的影响效应

越高，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贫困减缓的匹配程度越

高。截距最低的策勒县农村居民的收入处于新疆农村居民收

入的中下水平，而策勒县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说明策勒

县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并没有发挥减缓贫困的作用。

南疆３地州各县（市）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
缓均影响显著，其中１４个县（市）为正效应，１０个县（市）为
负效应，ＩＲＦＩ系数的平均值为０．２０３，其中乌恰县、阿合奇县
和疏勒县等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促进效应较为显

著，如乌恰县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１百分点，将促使
农村贫困减缓发生率降低２．７３８百分点。疏附县、叶城县、巴
楚县、伽师县等地区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和农村居民收

入水平和疏勒县发展水平接近，均较低，但是其农村普惠金融

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说明这些地区农村普

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够。近年来阿

合奇县、乌恰县等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比较迅速，尤其是阿

合奇县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６年间增长超过了１倍，同
时农村居民收入也在不断提高，贫困减缓的速度也不断加快。

对于疏附县、叶城县、巴楚县、伽师县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以

农牧业为主，虽然整体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但是近年来通

过提高发放小额信贷、推广适合农村居民使用的“惠农卡”以

及以服务“三农”为目标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发展

等，降低了金融门槛，创新了符合农村地区实际情况的金融产

品，加强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强度，使得越来越多的

农民获得其所需的金融服务，促进了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加

快了农村贫困减缓的进程。此外，阿克陶县、塔什库尔干县、

和田县、皮山县等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农村普惠金

融发展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负效应，其偏远的地理位置、较低

的发展水平和单一的产业结构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该地区的金融排斥。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结论
使用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南疆３地州２４个县（市）的面板数

据，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村贫困减缓的效应进行了比

较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１）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
减缓具有正效应；农村地区万人拥有网点数与农村贫困减缓

负相关；农村地区万人拥有的金融机构服务人员与农村贫困

减缓正相关；由农村地区人均存款额和人均贷款额组成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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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个体固定效应变异系数模型分析结果

地区 截距 ＩＲＦＩ系数 ｔ统计量
阿图什市 ０．２２３ ０．４４１ ６．３４９

阿克陶县 ０．１４７ －１．９５２ １６．９１９

阿合奇县 ０．０７５ ２．０８３ ５．７６０

乌恰县 ０．２４７ ２．７３８ ６．６８３

喀什市 ０．１２３ ０．２７９ ５．９８３

疏附县 －０．０１２ １．４２７ ３．８８５

疏勒县 －０．０３９ ２．１４４ －３．８０５

英吉沙县 ０．１５０ ０．７６８ ６．１０１

泽普县 ０．２３０ ０．６８３ ２６．４８８

莎车县 －０．１１７ －１．６０８ ５．７０２

叶城县 ０．２１４ １．８０２ ６．２９２

麦盖提县 ０．４５２ １．２６７ ５．５７９

岳普湖县 ０．１２２ １．７６０ －１５．５９３

伽师县 －０．１６２ １．９６８ ５．９３４

巴楚县 －０．０６４ １．５４５ ５．８１３

塔什库尔干县 －０．１０４ －１．９６５ ５．６３４

和田市 ０．０７３ －１．００６ －１２．８２２

和田县 －０．２５０ －１．２５７ ２．２８２

墨玉县 ０．０１３ －０．７２６ ６．０２１

皮山县 ０．０５８ －１．３５５ ５．７１５

洛浦县 ０．０１４ －０．７３６ ６．０２８

策勒县 －０．５２０ －１．８６９ －９．４４８

于田县 －０．１２９ ０．０５４ ５．７５４

民丰县 ０．０１３ －１．６２２ ５．９０６

　　注：检验结果由Ｅｖｉｅｗｓ７．２计算得出；“”“”“”分别
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水平。

融服务可得性、由农村地区存贷款增加值占地区ＧＤＰ增加值
的比例组成的金融服务使用有效性与农村贫困减缓正相关；

由农村地区存款占ＧＤＰ的比例和贷款占ＧＤＰ的比例组成的
金融服务使用度与农村贫困减缓负相关。（２）南疆３地州各
县（市）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均影响显著，南疆

３地州２４个县（市）中有９个县（市）的截距为负数，其余１５
个县（市）的截距为正数，截距不同说明不同县（市）农村普惠

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的影响效应不同；在２４个县（市）
有１０个县（市）的 ＩＲＦＩ系数为负数，其余 １４个县（市）的
ＩＲＦＩ系数均为正数，说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
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对于负效应的县（市），由于其自身经济

发展缓慢、普惠金融资源匮乏、产业结构单一等原因使得农村

普惠金融发展没有对农村贫困起到减缓的作用。

４．２　政策建议
４．２．１　建立并完善多元化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　新疆南疆
３地州部分县（市）出现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负
效应的情况，其主要原因在于金融服务的功能、结构与农村实

际需求不匹配，所以应根据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市场、政府和

农村社区的作用，构建包括中国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

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公司和农村资

金互助合作社在内的多层次、多元化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体

系，并加强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加强金融产品的创新，设

计并推行与南疆农村地区相适应的普惠金融产品。

４．２．２　加强对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布局的合理优化　新疆南

疆３地州每万人金融机构网点数与农村贫困减缓负相关，其
主要原因是金融机构网点布局不够合理，所以合理布局金融

机构网点，不仅要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还要考虑当地的

基础设施建设、人口密度、人均收入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网点的

分布状况等相关因素。还应合理规范每万人拥有网点数的标

准，对于不符合标准的金融机构网点布局采取措施及时调整，

既要保证金融资源利用效率，又要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

４．２．３　加强农村地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加强对南疆３地
州涉农金融机构信息技术的投入，优化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

业务的操作程序，使之简易、方便，真正地适合农村居民的使

用，使得随时随地只要有手机、电话就能够完成支付结算，彻

底地转变支付结算受时间、地点限制的困境；同时加强对农村

居民金融知识的教育和宣传，提高农村居民对互联网金融的

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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